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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劳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力资本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然而，包含

教育、培训和健康三要素的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 在对传统人力资本

理论和新人力资本理论进行总结、评述的基础上，着重从时间配置理论出发，对闲暇时间配置通过认

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进而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进行梳理和总结。 并据此，对未来的研究方

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推动人力资本理论和闲暇经济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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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逐渐减弱，国内外学者对构建新人力资本理论的呼声日趋

提高。 特别是，当人格经济学和神经经济学进入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之后，以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核

心的新人力资本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 闲暇经济学者在时间配置理论的基础上，尝试从时间配置的

视角来探索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 因此，本文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面临的

挑战、新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进展和闲暇时间配置对新人力资本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

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一、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面临的挑战

自人力资本概念被提出以来，以 Ｓｃｈｕｌｔｚ、Ｂｅｃｋｅｒ 和 Ｍｉｎｃｅｒ 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为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研究基础。 Ｓｃｈｕｌｔｚ ［１］认为教育和培训是人力资本的组成要素，而 Ｂｅｃｋｅｒ ［２］则认为，除了教育

和培训以外，健康也是衡量人力资本的重要维度。 尽管人力资本的构成有很多形式，包括技术、能力、经验等

等，但教育、培训和健康被公认为是人力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３－４］。 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构成的三要素来

看，无论是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其体现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正在逐步降低［５］。 原因主要来自两个

方面：一是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劳动市场上的收入歧视缺乏有效的解释能力［６－７］，二是人力资本的涵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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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８－１０］。
第一，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对微观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下降。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智力资本和体能资

本对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 然而，在劳动力市场，即使个体的工作效率相等，不同性别或不同种族之间的工资

差异仍然存在［１１］。 Ｐｈｅｌｐｓ［６］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具有相同教育水平、培训技能和工作经验的员工，男性工资

要显著高于女性。 Ｓｐｅｎｃｅ［１２］的“信号理论”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雇主将应聘者的教育背景等同于员工的能

力，从而将他们的受教育程度作为筛选条件，而非工作中的真实生产效率。 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陕西人口素质整体高于浙江而现实经济发展却严重落后于浙江的“陕西－浙江”之谜现象也是这一

问题的真实反映［１３］。
第二，基于认知能力的传统人力资本内涵正在受到质疑。 传统上，人力资本理论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地偏

重智力、技能等认知能力对个体能力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相较于认知能力，性格、意志力、创新精神

等非认知能力对劳动者的收入回报更为重要［１４－１６］。 据美国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连续发布的两份研究报告显

示，性格、意志力等因素是 ２１ 世纪人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７］。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１５］、李晓曼和曾湘泉［８］ 更是将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列作为个体核心能力构成的两个方面。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性格、责任感、创造力

等非认知能力对人力资本和工作绩效的影响和解释能力已经接近认知能力［１７－１８］。 李晓曼和罗祥艳［１９］ 认为，
对个体生命早期的非认知能力进行干预，获得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更好。 杜丽群和王欢［２０］进一步认为，在生命

早期阶段人力资本的积累过程中，家庭结构和家庭决策的作用尤为重要。
第三，人力资本的衡量方法也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反思和批判。 基于统计数据可得性原则，教育

指标法成为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的衡量方法［２１］。 然而，传统人力资本理论旨在提高国民受教育水平的政策

努力常常并不奏效：例如，美国的经济数据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没有带来生产效率、就业率和收入水平机

会均等化等方面的提高。 基于对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反思和批判，马红旗和王韧［１３］ 将人力资本的形成分为

真实人力资本和潜在人力资本两个阶段：依附于人身的受教育水平、努力等因素决定了人力资本的自然属性，
是人力资本的潜在存量；而制度环境、经济载体等社会属性是将潜在人力资本转化成为真实人力资本的关键

因素。
也就是说，早期学者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更偏重于认知能力，教育、培训和健康就成为人力资本的核心构成

维度。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深入，非认知能力对人力资本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认可，包括

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李晓曼等人的一系列研究都是基于非认知能力来开展的。 进而，基于家庭对非认知能力的重要作

用，从家庭经济学的视野来研究人力资本积累就成了新的研究热点。 与前人构建以“能力（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为核心的思路不同，本研究从时间配置的角度出发，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是时间配置的结果：当个体

将时间分配在不同的活动中时，可以积累不同的人力资本。 具体来看，本文从闲暇时间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

能力两条影响路径来分析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机制，进而形成了与前人文献的边际区分。

二、新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进展

（一）非认知能力得到关注

Ａｙｒｅｓ［２２］曾指出，性格是一种特殊的精神能力，一个人具备良好的性格可以产生较好的工作效果。 不过，
他们认为良好的性格不能被后天培养，因为性格是“天生的”（Ｉｎｂｏｒｎ）。 随着经济学者对非认知能力的关注，
特别是行为经济学和人格经济学的研究兴起，非认知能力对预期、时间偏好、闲暇偏好等心理特征参数的影响

成为近年来经济学家的关注热点［１０，１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尝试将人格特征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以考察非认知能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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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ｍｌｕｎｄ 等［２３］运用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发现，人格特征中的积极、乐观和事业心等因素会积极作用于劳动生产

率和工作收入。 Ｂｏｒｇｈａｎｓ 等［１８］也认为，良好的性格可以促使个体突破资产和技能的预算约束，乐观情绪的积

极预期以及焦躁、紧张性格造成的过度担忧都会对劳动生产力、工作绩效和经济决策造成影响。 李涛和张文

韬［２４］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外向型的个体更具领导力和亲和力，因而更适合人际关系交往；神
经质的个体容易焦虑和情绪化，其抗压能力差，因而不太适合高压、紧张和复杂的工作环境；严谨性个体因其

具备努力工作、有计划和耐心等品质，因而具备更高的工作表现；开放性个体因更加富有创新精神，进而有益

于工作绩效提高。 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１５］就非认知能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进行研究。 结果表明，人格特征不仅

可以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还可以通过影响教育决策来间接影响个体工作效率。 有研究进一步显示，作为认

知能力的 ＩＱ 仅能解释个体工资差异的 １６％，而人格特征对差异率的解释则可以达到 １２％。 当以劳动生产率

为分析对象时，受教育程度或 ＩＱ 水平仅能决定个体绩效的 ５５％，而员工人格特征的解释力却可以达到

４０％［２５］。 程飞［２６］在研究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工资影响时指出，以人格特征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与 ＩＱ 测试结果

关系微弱，但个体性格、社会性技能和自我约束能力等特征对个体成年后的经济收入和劳动力市场绩效影响

显著。
在劳动力就业市场，雇主对非认知能力的认可和重视已经超过对员工技能水平的关注［１７－１８］。 美国人口

调查局和英国的相关部门通过对近 ３０００ 名雇主的调查发现，应聘者的态度、沟通能力和人格特征等非认知能

力受到的关注度高达 ６２％［１７］。 乐君杰和胡博文［１７］的研究表明，非认知能力对中国非农劳动者工资的影响已

经接近人力资本的传统代理变量—受教育水平，对工资差距的解释力甚至已经超过受教育年限。 鉴于非认知

能力对个体工作绩效、劳动收入水平和工作就业的重要影响，学者们建议政府和教育部门应该尽快摒弃以认

知能力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加大对学生非认知能力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从而使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拥有

更加长久、持续的竞争力［１７，２２］。

（二）新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除了教育程度、在职培训和健康等显性人力资本以外，人格特征对个体工资水平的影响成为劳动

经济学的研究重点［２４］。 特别是，随着人格经济学成为劳动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人格特征成为体现员工工作表

现和技能水平的重要因素，非认知能力（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Ｓｋｉｌｌｓ）成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被国内外

学者所接受［１４，２７］。
１．非认知能力间接影响人力资本

非认知能力对人力资本的间接影响是通过影响认知能力来实现的。 非认知能力与认知能力的关系即体

现出相对的独立性，也存在一定的关联性。 比如，认知能力的发展会受到好奇心、创造力等人格特征的影响，
而具备良好的人格特征、坚强的意志力、富有勇气和创新精神的个体又会具有更快的学习能力和筛选信息能

力，进而促使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有更好的工作表现［２４］。
Ｂｏｒｇｈａｎｓ 等［１８］就性格、偏好等非认知能力对认知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中的动机、好奇

心、恐惧失败等都对智力具有正向影响。 当学业成绩代表认知能力时，大量的心理学实证分析表明，人格特征

对学业成绩具有重要影响［２４］。 具有严谨性人格特征的个体往往更具有事业心、责任感和自律性，因而学习成

绩会高于平均水平：因为自律性对班级成绩差异的解释力比智商差距更大，当保持智商和平均成绩不变时，严
谨性对成绩的影响依然存在［２８］。 除此之外，自律性的人格特征也可以对学术不端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２９］。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 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３０］进一步对严谨性作用于教育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具备严谨性的个体不仅会影

响学习动机的生成，也会影响学习动机的转化效率。
程虹和李唐［２５］通过总结国内外的相关文献发现，以人格特征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不仅仅是一种心理特

质，更是一种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技能。 因为非认知能力可以影响受教育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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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性认知能力的绩效水平，积极的人格特征通过推动认知能力的有效积累进而作用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

平。 郑加梅和卿石松［３１］在研究非认知技能与性别工资差距时发现，非认知技能对教育获得和职业选择的影

响是作用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重要机制。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７］ 等的研究：具备较低非认知技能的

高中辍学者，即使通过 ＧＥＤ 考试，其工作水平依然低于认知能力近似的高中毕业生。 Ｈｅｃｋｍａｎ［３２］认为非认知

能力可以影响个体对教育获得的选择层次，从而进一步提升受教育水平。
２．非认知能力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

人格特征不仅仅是一种心理因素，还是一项和受教育水平或培训等认知能力一样的技能因素［３３］。 Ｔｈｉｅｌ

和 Ｔｈｏｍｓｅｎ［３４］进一步指出，当把非认知能力从心理学应用到经济学领域后，非认知能力就被学者们认为是人

力资本的重要决定因素。
随着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工作绩效的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可，非认知能力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

直接作用于人力资本已经进入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视野。 最早关注这一研究领域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７］。 鉴于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的解释能力下降，Ｈｅｃｋｍａｎ 等［１５］ 提出了建立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构想。

他们认为，应该以能力为核心来构建个体的人力资本框架，能力可以分为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且着重强

调了非认知能独立于认知能力的影响机制。 国内学者李晓曼和曾湘泉［８］对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构建也做过探

索性研究。 他们建议，应该克服以往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理论观，把能力（包含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作为新人力资本的核心概念进行构建。 非认知能力在心理学上的有效测量使得大量的经验研究得以证实，因
而非认知能力对个体工资、工作绩效和职业选择的影响超过认知能力的结论也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

因此，在大量国内外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李晓曼和曾湘泉［８］ 认为以能力为核心的新人力资本理论已经成熟，

而教育、健康、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相互作用正是能力的形成过程。

与以教育、培训和健康等显性认知能力为核心的传统人力资本理论相比，李晓曼和曾湘泉［８］ 构建的新人

力资本内涵更加凸显非认知能力在“能力”中的作用。 他们强调，新人力资本的形成不仅受到个人因素的制

约，还与环境质量和早期干预等外在因素密切相关。 马红旗和王韧［１３］ 对人力资本形成机制的研究支持了这

一观点：教育、培训和健康等人力资本影响因素决定了人力资本的潜在存量，而真正人力资本的形成还与个体

所处的制度环境、激励措施和经济承载力等因素有关。

周金燕［３５］从非认知能力的经济价值和投资角度对人力资本的内涵进行扩展，在突破传统“瓦尔拉斯模

型”假设的情景下，将非认知能力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纳入模型。 传统的人力资本构建思路围绕投资和收益展

开［３６－３７］，对教育、培训和健康的投资活动及其未来的收益进行比较，就是个体人力资本的价值［１４，２７］。 然而，当

放宽“瓦尔拉斯模型”两个基本假设时，即经济为非平衡增长（熊彼特收入决定模型，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ｉａｎ Ｍｏｄｅｌ）和
不完全合同（科斯收入决定模型，Ｃｏａｓｅａｎ Ｍｏｄｅｌ），个体所提供的人力资本价值不仅体现在生产技能水平上，

还与员工的努力程度（０＜ｅ＜１）有关［１４］。 一旦放宽了“瓦尔拉斯模型”假设，个体拥有的与技能水平无关的非

认知能力特征对收入的解释作用就能体现出来。 周金燕［３５］认为人力资本的价值是通过投资在个体身上的知

识、技术和特征带来的收益而体现的，因而通过投入能带来收益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都是凝聚在劳动力

身上人力资本的体现。
Ｈｅｃｋｍａｎ 在脑科学家研究能力的基础上，构建了“技能动态互补模型”，该模型认为非认知技能和认知技

能可以相互促进和孵育［３６］。 在此基础上，Ｈｅｃｋｍａｎ［３２］进一步将影响个人成就的因素综合归纳为社会情感技

能、认知技能和健康三个维度。 其中，社会情感技能包括人格特征、耐心、信任、情绪、自我管理、社会交往和毅

力等；认知能力包括智力、记忆力、问题解决能力等；健康维度则包括身心健康、精神健康、饮食健康和生活方

式健康等［３７］。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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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研究进展

随着闲暇经济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逐渐认识到积极的休闲活动不仅有助于体力恢复、身体健康

和心理健康，还有助于知识的增进和个人素质提高［３８－３９］。 除此之外，从事积极的休闲活动还可以提高个体的

精神面貌和创造力等人格特征［４０－４１］。 在新人力资本理论的框架下，本文按照闲暇时间对认知能力和非认知

能力两条影响路径来分析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形成的作用机制。

（一）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认知能力的影响

传统上认为，闲暇是无益于人力资本和产出效率的存在。 然而，随着闲暇经济理论的研究进展，闲暇时间

对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得到国内外经济学者的认可和重视［４２－４３］。 闲暇时间对认知能力的影响可以

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来分析。 在直接影响方面，有研究证实，闲暇时间能对认知能力产生积极影响。 在闲

暇时间内从事运动、阅读、社交等积极的休闲活动可以提高个体的学习效率和成绩表现，从而提高个体的受教

育和培训效率［４４－４５］。 当然，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还可以有效改善身体健康状况，这也是闲暇时间配置直接作用

于人力资本的有力证据。 因为经常参与运动锻炼等积极的休闲活动，可以有效提高个体的心智水平和健康状

况［４６］。 除此之外，积极的休闲活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个体的社会交往和合作技能，进而提高个体的工

作绩效［４７－４８］。
在间接影响方面，闲暇时间配置可以通过影响幸福感和积极情绪来提高个体的学习效果和工作绩效。 在

自由的休闲活动当中，个体通过放松精神和情绪，可以有效缓解紧张工作带来的焦虑、紧张和压迫感，进而提

高个体的幸福获得感。 心理学家进一步认为，休闲活动还能给自身带来积极的心理状态（Ｐｏｓ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这使

得个体可以更加快乐的工作和生活，减少负面情绪带来的资源损耗，进而促进整体社会的效率提升［４９］。 Ｌｕ
和 Ｈｕ［５０］也认为参与更具挑战性的休闲活动（例如挑战类体育运动）可以有效提高劳动力的资本产出效率。
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已经证实：幸福感和良好情绪有助于认知能力和工作效率的提高［５１］。

（二）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的影响

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非认知能力的改善和提高体现在对性格技能和情绪水平等“内隐”方面［５］。 有研究

认为，个体在闲暇时间内的旅行、社交、健身等活动有助于个体意志、责任感、创造力等多方面的人力资本能力

提升［５２］。 Ｇｕｎｔｅｒ［５３］在调研休闲活动体验性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积极健康的运动类休闲活动有助于创造

性和探索感性想法的产生，因为挑战性休闲活动带来的“流畅”（Ｆｌｏｗ）感觉和“高峰体验”（Ｐｅａｋ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有助于提高个体在工作中的创新精神。 在教育领域，闲暇活动对非认知能力的影响也得到了闲暇教育工作者

的关注。 个体在享受型闲暇时间内通过开阔眼界、放松精神等健康而积极的休闲活动可以促进行为人在精

神、意志方面的禀赋提高，进而促进人力资本形成［４１］。 除此之外，享受型闲暇时间的外部效应也得到国内外

学者的广泛认可。 闲暇活动可以通过提升个体意志力和创新力，进而提高全社会的创新力和技术水平［５４－５５］。
传统的观点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多是由于个体成年以后，以人格特征为代表的非认知能力已经成

熟。 Ｋｎｕｄｓｅｎ 等［５６］对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可以通过早期的积极干预来修正神经回路结构，进而改善人类性格

上的遗传基因。 因而，要想塑造个体性格或非认知能力，应该进行早期干预，即在婴幼儿和青少年时期多进行

趣味性和探索性的休闲活动。
随着行为经济学、人格经济学等交叉学科的发展，加之心理学和管理学关于人格特征、非认知能力和个体

创造力等方面的持续研究，给经济学者研究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的作用机制带来了较大启示。 从人力资

本的视角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是时间配置的结果：受教育时间、工作时间和培训时间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方

式，在闲暇时间内从事积极休闲活动的个体也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形式对人力资本的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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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积极效用。 结合人力资本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本文将闲暇时间配置通过影响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进

而最终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机制总结为图 １。

图 １　 闲暇时间配置作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机制图

四、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研究结论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遭遇的挑战并不意味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失灵或过时，正是这些挑战和质疑促使我们对

传统人力资本理论进行反思和重构，质疑中出现的新观点和新看法也是对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补充。 正是这

些质疑和挑战推动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也为人力资本理论的拓展方向提供了有益探索。
第一，对非认知技能的重视和认可是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进展。 除了教育、培训等认知能力以外，像性

格、偏好等非认知能力对人力资本的影响受到重视，并且被列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８－９］。 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

Ｒｕｂｉｎｓｔｅｉｎ［１０］研究发现，非认知能力对个人教育和工资具有重要影响。 尤其是对低技能劳动者而言，非认知

能力对于其工资和工作稳定性的影响显著超过认知能力。 李晓曼和曾湘泉［８］ 以能力（包括认知能力和非认

知能力）为核心概念，构建了新人力资本理论，他们认为新人力资本由能力、技能以及健康组成。
第二，性格技能作为独立要素被人力资本理论推动者所接受。 Ｈｅｃｋｍａｎ 和 Ｋａｕｔｚ［９］ 指出，性格是一种技

能，而不是特性。 性格技能是和知识、技艺比肩的能力，后者是基于教育和知识等产生的技能，前者可以单独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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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个体产生收益。 因而，他们认为新人力资本由知识、技能、性格和健康组成，而性格技能包括责任感、自律、
忠诚和社交能力等。 研究发现，性格技能对教育成就、劳动力业绩、健康和犯罪率等具有较强的预测力。 他们

还进一步指出，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可以塑造性格，早期的儿童教育对改善性格具有持续的成本效率。 知识

技能源于后天的教育和培训，而性格技能主要来自生活的涵养，即性格能力内生于生活内容和休闲行为［５４］。
Ｌｌｅｒａｓ［５７］在研究中用体育参与率、学术俱乐部的参与率、艺术活动的参与率这些休闲行为来表征性格水平的

高低，研究发现，性格好的学生在未来的人生成就和认知水平上都显著高于性格较差学生。
第三，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进一步认可。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

展，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５８］。 杨丹［５９］ 认为，人们在闲暇时

间内可以通过增长知识、促进体力来提升人力资本：基于投资回报率的视角，年轻人倾向于知识投资，而老年

人偏重健康投资。 魏翔［４９］和余长林［５８］也从实证角度证实，闲暇时间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提高来促进个人工作

效率提升，从而正向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 Ｃｈｅｎ［６０］发现积极、健康的休闲活动有益于经济长期增长，其内在

作用机理是，休闲活动可以有效促进身体健康和教育效果。 Ｍｉｃｈａｅｌ［４３］ 在居民时间使用分配转移的书评中也

提到，人们对休闲和旅游时间分配的增加对于社会产品和服务产出效率的增加具有积极影响。
第四，人力资本积累是时间配置的结果。 Ａｒｒｏｗ［６１］认为学习是经验的函数，技术进步、生产效率提高由工

作经验获取，即劳动力质量（人力资本）的提高是通过工作中的“干中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效应获得。
Ｌｕｃａｓ［６２］将人力资本积累纳入内生增长模型之中，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学校教育（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Ｓｃｈｏｏｌｉｎｇ）的
结果，积累速度由投入到教育上的时间所决定。 在这一模型中，Ｌｕｃａｓ 假设工作时间无益于人力资本积累。 实

际上，由“干中学”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Ｄｏｉｎｇ）效应可知，工作时间也是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 因此，在之后的研

究中，Ｌｕｃａｓ［６３］将人力资本的形成分为内在效应和外在效应两个部分：教育投入的时间可形成内在效应，而工

作时间带来的“干中学”为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 随着社会逐渐进入到以个性化生活为主的“后工业化社

会”，工作－闲暇两分的处理方法被打破，非工作时间（闲暇时间）和非正式教育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创新资源和

人力资本来源。 有学者将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上的促进作用称之为“闲中学”或“玩中学” （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ｂｙ
Ｐｌａｙｉｎｇ） ［５，４１］。 因此，人力资本积累实际上是个人时间配置的结果：不同的时间配置（教育时间、工作时间、闲
暇时间等）导致不同的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积累效率。

（二）未来研究展望

无论是非认知能力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补充，还是从时间配置的角度出发，探索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

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作用机制，人力资本理论的最新进展一直在尝试寻找被认为是人力资本形成“黑
箱”的钥匙。 作为探索性研究，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的影响还需要借助经济学、
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知识在后续研究中给予证实。 首先，需要就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在微

观层面上得到数据验证。 其次，需要借鉴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来获取闲暇时间配置对人力资本产生影响的直接

证据。 最后，量化问卷需要修正。 对于人格特征或非认知能力的量化调查，不能完全采用西方的调查问卷，要
在充分考虑到我国不同的文化特质、生活习俗和注重集体主义倾向等因素的基础上对问卷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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